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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逝 

這是我所創造的故事。 

試著在水中睜開眼睛，當液體觸碰眼球時，刺痛的感覺又不由得使我閉上雙

眼，花上好久時間才逐漸習慣那種感覺。 

我曾沉進裝滿水的浴缸之中，耳朵聽見的聲音被水過濾後，不再有吵雜的喧

鬧，甚至連空氣的流動都被阻隔，剩下的只有寂靜，和偶爾波動的水聲。 

倏地，一隻有力的手臂將我從水中拉起，說是自水中並不貼切，事實上那是

因為被汗水浸濕了從而產生的錯覺，一時半刻搞不清楚狀況的我，被人拉得不得

不直起躺在地上的腰桿，像是從夢中初醒般視線模糊迷離，眼前的景色全沒有明

確的線條。 

「別一個人躺在山路的中央，很危險妳知道嗎?」拉起我的男人怒聲警告。 

四周的光線昏暗，月光灑落在一旁的樹上。在前方幾公尺處有輛未開大頭燈

的汽車停在中央，車身漆黑，和背景幾乎融為一體。 

「山路?」我的記憶中不包含這樣的片段，簡直荒謬至極。 

男人皺起眉頭「妳倒在路中央。」 

怎麼可能會在山路的中央?我試著搜尋一會被男人拉起前的記憶，腦中一片

空白，就像即使知道它曾經存在，卻無法精確地描繪出那究竟為何人何事何物。 

「為什麼我在這裡?」求助一般，我反倒沒來由地問。 

「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冷冷回答。 

「說的也是。」意外地，我並未因身處陌生的地方和不了解自己為誰而感到

驚慌失措「這麼說來……」我頓了會，這才驚覺這裡的我是一位全知的角色，是

這篇故事的創造者。 

「妳要說什麼呢?」他不耐煩地問道。 

見他如此急躁，於是我撇頭就問:「你們可正在被警察追趕?」 

當我道出這句話時，他的臉上並沒有任何一抹驚訝的模樣，只是背部一震，

眼神閃過一絲光芒。 

下一秒，男人忽然以大到令人害怕的力量抓起我的胳膊。 

「你做什麼!」我被野蠻的力氣驚嚇，沒想到一句話便能引起如此大的效果，

他將我半拖半拉靠近未開大頭燈的黑色汽車旁 

「喂!快放開!」我雖然掙扎的想逃開，可惜男人的力量太過強大，他強硬反

折我的手臂奪去我的自由「放開我!」 

我拔高音調地吼著，心臟飛快跳動，肩膀不時傳來陣陣頓痛。 

「上車。」男人丟下一句話便暴力的將我扔上後座。 

「態度太差勁了!」我憤怒的伸手到駕駛座試圖拔掉發動引擎的鑰匙。 

啪──一聲，我的手腕被人扣在半空中，我驚的甩開那隻手，這才發覺副駕

駛座上還有另個男人。 

「請別這樣小姐，雖然抱歉但請坐好吧!」他帶著歉意對我一笑，看上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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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點說謊或虛心的意思。 

這時，駕駛座的門被打開，我打消製造麻煩的念頭，瞪著眼只得乖乖回到後

頭。 

很快，引擎被發動，朝前方黑暗的山路快速駛去。 

「B，拜託待人溫柔點!」我聽見副駕駛座上的男人乞求的抱怨。 

我在此說明，事實上 B不是他的名字，是因為當副駕駛座上的男人說到他的

名字時，聲音就像被人惡意抹去，只剩下 B──一般無意義的聲響。 

因此，就暫且將開車的男人稱為 B，那麼另一個男人就稱為 A吧!我在心裡

想到。 

B冷冷繃著一張無趣的臉專注控制方向盤。 

兩位坐在前方綁架我的男人們過了許久仍不發一語，也沒有解釋任何的情

況，但即使他們不願意解釋，我也認清他們三更半夜還行使在人煙稀少的山路的

原因。 

因為我是此篇故事的創造者。 

那麼，來說說這場故事的前情提要吧! 

幾天前下雨的晚上，A和 B兩人和今日一樣在這條路上開著車，嘩啦啦，雨

毫不留情的打在擋風玻璃上，前方的路被雨水浸濕，咻的一聲與一輛汽車逆向並

列而過，大約只接觸不到一秒左右的時間，兩輛車便逐漸遠去。隔日，警方以強

盜罪嫌疑犯的罪名上門打算拘捕 A和 B，兩人連思考都沒有，就打破玻璃窗逃離

現場。據說那天晚上，也就是下起大雨的那晚有人被強迫綁上車，在槍枝的威脅

下簽了三百萬元的本票，平時這條路車輛稀少，因此才會被誤認為嫌疑犯。 

「看看你，這下我們真的犯罪了，還綁了個女的!」A忽然打破沉默開口道。 

B瞥了眼 A，不打趣的翻了白眼。 

「你把她帶上來到底是幹什麼?」 

「他知道我們的事。」 

「嗯?」A聞言的轉頭，一臉好奇的望向我，我這才發現兩人年紀相仿，看

起來都是二十幾歲左右。 

「你怎麼知道我們被追捕的事?」A好奇的開口問。 

「不知道。」我如實回答。 

「原來如此。」他點點頭，如此輕易就接受這樣的解釋不免讓人覺得有些偏

激「那麼為什麼會倒在路中央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抱歉。」 

「失憶?」他問。 

「我知道關於你們的事，卻對自己一無所知。」 

A笑了起來: 「雖然不是很懂妳的意思，但大致可以了解這樣的情況。」 

「這樣也信?」B忍無可忍的插話。 

「又沒什麼好不信，既然她說不知道那就沒辦法啦!」A一派輕鬆的將背靠

回座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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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了你。」 

「不說這些，既然妳說知道有關我們的事，那麼就來驗證妳是否所言為真，」

他忽然地嚴肅起來，眼神從後照鏡直直落在我身上「你知道我的名字嗎?」 

「你的名字?」我反問。 

「是的。」 

「嗯……」我想了一下這樣回答「大概就叫 A吧!」 

當然，A 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和 B的情況相同，不過這次講起來就是 A一

樣的消音聲。 

我看見 B也有些驚訝的從後照鏡瞄了我一眼「還真的知道呢!」 

「沒什麼。」我將自己打理好再次看相窗外，從剛剛開始便一直是上坡路，

頭忍不住有些暈了起來「那，接下來你們有什麼打算?」我問。 

「嗯……」A拖起下巴思考，面目有些困難「我們決定今晚在這搜索，要是

再沒頭緒，明日黃昏就下山自首。一開始我們猜想犯人應該會把車子扔在山上，

因為這座山的路線複雜平時又沒什麼人，把犯案的證據留在山上自然是最安全

的，所以只要找到被丟棄的東西，就能證明我們是清白。不過明天是最後了。」 

「也是……」我同意的點點頭「畢竟拖下去嫌疑就更高了。」 

A苦笑幾聲嘆息望向窗上自己的倒影。 

「我不懂你們為什麼要選擇逃跑，既然你們沒有犯罪，那被拘留以後澄清應

該就可以釋放了，畢竟是嫌疑犯，又不是定罪。」 

「啊……」A那似笑非笑的臉看起來越來越苦惱「妳這麼問我會很困擾。」 

「為什麼?」 

「我猜這樣的解釋妳一定不會信。」他為我打了預防針「過去的我們和現在

的我們沒有多大關係，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不是上一秒的我，所做的決定

也會有所不同，過去所做的決定就像另一個思維，既然是另一個人的，就不可能

不透過提問去理解，可惜過去的我已經過去，也就是說，妳這樣問不可能會有結

果。」 

我花上幾秒鐘的時間消化他說的一大串言論，但怎麼想都覺得像是為掩飾自

己的意圖而刻意繞了好長一條圈子。 

「很不符合現實。」 

「這是事實哦!」A對著後照鏡中的我微笑「妳叫什麼呢? 」 

「我叫 C。」正當我說出自己的名字時，聲音竟然也被抹去了，有了 A有了

B，接下來果然是 C。 

「很不錯的名字嘛!」A給出這樣的結論。 

「那麼 C，請將就先睡一會兒吧!相信發生這些事妳也累了。」 

我朝後照鏡點點頭沒說什麼，畢竟也想不出理由與他們繼續交談，就這樣三

個人的車內又恢復寧靜。 

不知過了多久，月亮終於露出面容，車身開始偶爾出現劇烈的晃動，似乎是

抵達山腰，路變的更加蜿蜒崎嶇。有時明明已經一腳踏入沉睡的大門，身體卻不



 - 4 - 

得不隨車子猛然震一下，把方才築出的睡意震的如散沙，撒了滿地。 

花上大把時間，我終於墜入夢鄉。 

 

 

 

眼前是朵鮮紅色的玻璃玫瑰花，雕工精細的微妙為俏，數千片花瓣被刀刃以

細膩的工法雕刻而出，不仔細看甚至看不出那是朵玻璃製的假花。它散發出不可

褻玩的氛圍，令人只能從遠處觀賞。 

喀啦──一聲玻璃花忽然地落在腳邊碎成一片，隨之，缺乏玻璃花的光彩

後，迎來的是黑暗。 

啊!原來我在作夢啊!這時我才意識到。 

那朵玻璃花似乎在哪看過呢? 

另一場夢中嗎……?想到這我抬起頭。 

上頭仍是一片漆黑。即使知道自己睜著眼，卻伸手不見五指，沒有一絲光線，

像置身於缺乏星空的宇宙之中，虛無空寂。 

這也能算是作夢嗎?我不禁疑惑。 

總之，先這樣想吧!我在作夢，只不過夢了朵鮮紅欲滴的玻璃玫瑰花，和一

場被宇宙所困的黑暗。 

毫無情節，毫無意義。因此才被稱為夢。 

 

 

 

醒來時，陽光已從山頭升起，我躺在後座，膝蓋曲起卷縮在車門旁，身上不

知何時蓋上陌生的外套，不見 A和 B。 

撐起身子坐起，揉揉惺忪的睡眼，透過玻璃，我看見 B獨自一人在遠處的景

臺上，雙手撐著欄杆不知望向何處。 

我拉開車門下了車。一陣炙熱的風迎面襲來，我縮了一下，全身上下有種輕

微的不適感，但不造成大礙。一下車，B便已經注意到這裡的動靜，只是側眼看

了一會兒沒多大反應，我將之視為不反對，將外套留在車上朝觀景台走去。 

路到一半，兩旁的樹蔭逐漸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廣闊的視野，我震撼的忘了

腳步。城市的風景是一幅畫，從觀景台可以從高處看見整個城市的型態，清晨的

車潮在交通複雜的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駛，遠方坐落著高聳的某個城市的地標。 

「好壯觀……」我脫口而出，隨即尷尬的遮起嘴巴，因為 B就在我身邊(其

實是我自己走過去的) 

「的確是。」他的回答令我著實嚇一跳「A去搜查，下午四點回來。」能好

好講話呢!我想。 

「我知道。」 

「你知道?」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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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種，應該是這樣!然後事實就是剛好如此的感覺。」 

「奇怪的人。」B說完便不在理會我。 

我們站了一陣。百般無聊中，我忽然想起夢裡的玻璃花，昨晚不是我第一次

遇見它，很久以前，它便在我的夢中出現過。 

父母親總告訴我夢的記憶是很容易消逝，甚至一醒來，上一秒還記得的印

象，下一秒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最後連它曾帶來的情感也會隨之灰飛煙滅，不著

痕跡的消失。 

但，過去的那場夢我卻能巨細靡遺的敘述。 

「B，你有看過一朵非常美麗的紅色玻璃花嗎？」我眼睛盯著風景不願轉頭，

於是好奇的開口問。 

隨著太陽逐漸上升，車潮也越來越擁擠，從山上隱約可以聽見遠方厭煩的喇

叭聲，時間似乎過的異常快速，心裡數不到六十秒，太陽卻已高掛上頭。 

我和他對上眼，這才發現Ｂ從剛才就死死瞪著我的臉看：「怎麼了?」 

「妳在哪看過?」他驚訝的連眼皮一下都不眨只等我的回答，表情散發嚴肅

和威脅。 

「那東西是你的?」 

「……」 

「難道被──」 

「回答我的問題。」他的眼神逐漸流露壓力，一股惡寒霎時從我的背脊攀上。 

「……」我雖然害怕但仍逼迫自己看著他反射出我倒影的眼。 

「它對你來講很重要?」我盡量保持自己的堅定，但實際上語氣正在空氣中

微微顫抖。 

「咦?」或許是他未設想我會不退縮的回問，眼神竟反而飄忽不定起來「這

個嗎……」他像是找不是適合說出的詞而扶起前額。 

    「抱歉。」 

 「什麼?」他出乎意料的道歉令我手足無措，甚至懷疑起自己耳朵。 

 「對不起對妳的態度不好，但我實在無法控制它。」他痛苦的眨了下眼睛「其

實，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該不該尋找。」 

 「為什麼?」我問。 

 他搖搖頭:「我也不明白。」 

「這樣啊。」我和他尷尬的將視線又同時回到風景。事實上告訴他夢境也是

無仿，既然如此就好好告訴他也罷…… 

「我在夢裡看到過一次哦!」我開口。 

「夢裡?這樣的記憶可靠嗎?」 

「誰知道?」我聳聳肩。 

「那……然後?」 

我想了一下，深吸一口氣開始說: 「從一條不知名的下坡山路走去，左方原

本茂密的樹木會逐漸稀疏，最後只剩一片高出人頭的芒草。那片芒草後面有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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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掩的道路，那條路只要在幾天前有下過大雨就會形成一道瀑布，將路淹成一大

池的水。游過水池到達對岸，接下來是樹木茂盛的像兩把傘展開的步道，無論何

時，那裡都被綠蔭和落葉鋪成一條地毯。走一小段之後，在一轉彎處的右側會有

面紅磚砌成的牆，那裡有扇門通往一間在海邊山崖上的小店，那朵花，就擺設在

店面的玻璃櫥窗後頭，為小店招攬客人。」 

「那是怎樣的一間小店?」 

「不知道。」我試著回想過去的夢，但畢竟夢還是夢，不可能這麼細節。 

B頓了頓露出與本身不搭調的淺笑: 「好沒實在感。」 

「別因期待落空就怪我。」我賭氣不理會他，明明是自己要問的現在竟然還

莫名的取笑。 

忽然，一隻手粗魯的打在我額頭上，我驚地一震。 

「妳這體溫是在發燒吧!」B面無表情，沒有好口氣地皺起眉頭道。 

「咦?」我也跟著碰了自己的額頭「只是今天氣溫稍微熱了點吧!我沒什麼感

覺。」 

「回車上。」B命令道。 

「……」B方才剝落的威脅感瞬間又築了起來，彷彿他的笑容和歉意都是虛

假的一般，就像 A說的，過去他不是現在的他，像另一個人似的，至於為什麼上

一刻 B會對我微笑，這樣的解答也不得而知。 

B見我對他的話無動於衷，又如第一見面時，以蠻力扣住我的手腕，我吃痛

的嘶了聲，還來不及消化痛覺，身體便被拉往汽車的方向走去，我在 B身後踉蹌

的艱難跟上，然後 B回歸昨晚的場景將我扔上後座，碰一聲關上車門上鎖。 

? ! 我像是感覺到危險一般忽然起了滿身疙瘩。 

我掙扎地扶起身體，朝窗外的 B大吼: 「A被警察發現了!」我用盡全力啪

打窗戶瘋狂吶喊，希望 B能夠聽見。 

「聽我說話啊!」我不停拍打車窗，打的手掌都紅腫發熱起來，傳來陣陣痛

覺。 

B像是失神一般，雙眼空洞的望向我，明明只是隔著一個屏障卻怎麼也叫不

動他。 

夠了!我憤怒一擊「再這樣下去你們都會被逮捕!」 

路的另外一端，我看見 A正以飛快的速度直朝這狂奔，揮著手氣喘如牛，很

快，他身後的警察出現在轉彎處，這時門外的 B終於有了動靜，他以急快的速度

開啟車門坐上駕駛座，下一秒轉動鑰匙採下油門，朝 A的方向衝過去，一個漂亮

的甩尾，副駕駛座的車門正好停在 A的面前。 

「繫上安全帶。」等 A上車，B冷靜道。 

「咦?」不等我反應，車子便朝下坡飆速駛去，我的頭重重撞向車門，頭殼

發出了可怕的聲響，彷彿要碎裂了一般，強烈的頓痛直衝腦門。 

來不及繫上安全帶的我，滾了幾圈摔下座椅，身體不停的被甩來甩去，有種

五臟六腑都要被甩飛出去的錯覺。腳踏墊上的視野看不見外頭，只覺得路旁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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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匆匆閃過，僅剩下模糊的線條，而車後傳來警鈴那令人緊繃得尖叫。 

霎時，車身一個左轉彎，我的頭再次撞上車門，這一擊，連耳朵都鳴了，視

線模糊一片，身體輕飄飄的飛上了天，真的飛上天了!往窗外看去，車體正拖離

道路往山下撞去，先是一陣失重，又是倏地砰── 

世界停止了，意識停止了。 

沒有心跳地我眼前是一片血紅，然後，畫面像是玻璃花般，瞬間，碎裂一地。 

 

 

 

「醒醒!」有人在搖晃我的身體。 

睜開疲憊的雙眼，A的臉隨即映入眼簾: 「我在作夢嗎?」我問。 

「說什麼夢話。」A笑了笑。 

「诶?」我驚訝的忽然起身。 

環顧四周，我躺在山路旁的草地上柏油路對面是一片比人頭還要高的芒草，

太陽已經快要西下，光線在我身側拉了好長一條影。 

「警察暫時甩掉，不過一無所獲也代表我們必須要下山。」A的臉上帶著歉

意「妳應該也有自己要回去的地方吧!」 

回去的地方?我搖搖頭。 

「不知道?」 

「我連自己為何在這都不了解。」 

「這樣啊……」 

「B呢?」我問。 

「在那裡。」A朝路的對面指去，B坐在芒草叢前包紮自己手肘上的傷口。 

感覺就像在夢中呢……，看著他身後金黃色的芒草，我不禁這麼想。 

一絲細柔的流水聲傳入我的耳中。我的心跳隨著期待而悸動，噗通噗通敲擊

胸膛。 

果然就是在夢中啊! 

想到這我站了起來，急速朝 B所在的芒草從走去，心跳正加速著。B抬起頭

來看向我，但我只是伸出雙手撥開濃密的芒草。 

「妳要幹什麼?」A在我身後問。 

一個側身，我硬是擠出草叢的阻隔來到另一邊。 

眼前是一座不大的池子，左方因地勢的高低而形成小瀑布，水流下時溅起了

水花而產生了霧氣。前方有個小樓梯通往不深的池底，依稀可以看到魚兒在裡頭

自在的優游。 

我興奮踩下階梯，不顧雙腳被水所浸濕，直至水淹過腰際，我吸了好大一口

氣游向對岸。 

「C!」我聽見 A在身後吼我，但我沒有回頭。 

抵達對岸，吸水的褲子有些沉重，頭髮濕的緊貼著臉頰遮蔽了視線，用手稍



 - 8 - 

稍撥開，我踏著落葉繼續向前行，腳下傳來落葉碎裂的聲響。 

不知不覺間我奔跑起來，將 A遠遠甩在後頭。 

紅色磚牆很快就在樹林的遠方隱隱出現，我喘著氣衝到牆邊，上了台階打開

木門── 

一陣涼爽的海風拂過臉頰。 

「哈啊!哈啊!」好一段時間，我只聽見自己的喘息。 

「等等!」A在後頭苦苦追趕著。 

我不顧狼狽的模樣從後門進到小店內部。 

橘紅色的夕陽從陽台闖了進來撒在木地板，座位沿著充滿藝術氣息的空間排

列，這原來是家餐廳。從陽台的落地窗可看見陡峭的山崖，海浪正以規律的速度

拍打著岩岸扯出浪花。店內不見任何人。 

那朵花!我左轉下了兩階樓梯走近店門，一旁的玻璃櫥窗後擺飾了許多小物

件，那朵花就會在那! 

正當我這麼想時，視線在櫥窗來回掃視尋找它的蹤跡，裡頭有幾個雕工細膩

的音樂盒，角落擺放著兩瓶配色頗美麗的乾燥花，但就是和我想像中的畫面不相

同。 

「沒有?」我心一沉，淚水幾乎要流出「怎麼可能會……」 

身後傳來腳踩在木頭地板的聲響，我轉過頭，看見 A正目不轉睛望著陽台外

的山崖向我走近: 「竟然有這樣的地方啊!」 

「不見了!」我慌張的對 A說「那朵花不見了!」 

「什麼花?」 

我握緊拳頭不願相信的咬著牙。 

必須要和 B說，告訴他那朵花已經不存在。 

我邁開步伐與 A擦身而過。 

「等等，這就要回去了?」他可憐的再次被我丟在身後。 

回到滿是落葉的道路，我全力狂奔起來，要是不儘早和 B說可能就要錯失機

會了，他會花一生的時間都在尋找，最後埋怨我給的希望。 

小腿在長時間的激烈運動下開始酸疼，喉嚨因過度換氣而整個揪在一塊像灼

傷一般疼痛不已。 

不行!我還得快一點，必須再更快! 

前方的路透出光線，水池就近在眼前。我看見 B在水池的另一端朝這望著這。 

「B!」我大叫他的名字，根本顧不了喘不過氣的自己「那朵花──!」我努

力在換氣的時間中找出空閒。 

「……。」但他站在那一語不發。 

他總在我說話時像是變成另一個人，明明是看著我，卻又像是穿透過我見到

我所看不到的東西「喂!你醒醒吧!」 

「清醒?」聞言，B的臉部扭曲了起來。 

可惡!我在心中怒吼一躍潛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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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醒不來了。」耳邊雖然是嘩拉嘩拉的水聲，B低沉的的話卻很清晰

的傳進耳裡「但是還有人要妳醒來……」 

什麼? 

忽然地，一隻手捉住我的脖子無情的往水裡拖去，我慌的在水中胡亂掙扎，

又踢又打想浮上水面呼吸，但身體硬是被壓著起不來。 

我開始憋不住氣。腦袋在這時浮現出記憶，像是從夢中快要清醒之間的模糊

界線一般，在兩者之間，那能容納屬於現實與夢境。 

我曾因高燒而住進醫院整整兩個月，這樣的事常常發生，因為我自小體弱多

病，進出醫院是常有的事，那回，我對面病房的病人是位二十幾歲出頭的青年，

聽大人們的私語，他是位富人的孩子，在得病前是眾人所期望的少年，悔恨在人

生的巔峰時期被檢查患有不治之症。 

我的肺部嚴重缺氧，全身上下的細胞都在哀嚎，我忍無可忍大吸一口氣，水

灌進肺部，一股劇痛從胸口炸裂。 

的確，他的病床旁時常圍繞許多大人寒虛問暖，每一次來的人面貌都不同，

記都記不起來。一日，青年得到一朵鮮紅欲滴的玻璃花，以玫瑰為雛型，每一片

花瓣都雕刻的精緻無比，有時在燈光的照耀下甚至會閃爍光芒，好似有一滴晶瑩

的水珠似落非落掛在上頭。 

痛楚成了陣陣的麻痺，手腳失去了知覺，只得無助垂下。 

下一次被送進醫院是一個月後的事，當我再次被送入同間病房時，那朵花和

青年還在對面，我從未看過他動過任何一跟指頭或動作，就如死人一般。但那晚，

我親眼看見了，看見他艱難提起右手，似乎想抓住櫃子上的玻璃花。 

我瞪大眼睛目睹整個過程。 

喀拉──玻璃在地板上碎裂的聲音驚動醫院內所有人。 

「終於不行了嗎?」即使隔著一條走廊，我仍隱約聽見有人這樣說道。 

一日一日過去了，隔壁病床的青年漸漸時常只有一人，不再被人們包圍。自

玻璃花碎裂的那刻，青年的病情也跟著急轉直下。再也無法行動的軀殼中，裝載

不知是否還有的意識，就這樣，孤獨的身軀成了擺飾，日復一日臥病在床。 

我因胸前的痛而啜泣著。 

試著在水中睜開眼睛，當液體觸碰眼球時，刺痛的感覺又不由得使我閉上雙

眼，花上好久時間才逐漸習慣那種感覺。 

我被痛苦喚醒。 

滴──滴──C號病房的心電圖聲響環繞在耳際，我的四周圍繞親人，急救

人員道:「體溫和心跳正在下降，準備再次電擊。」 

隨著一陣強力的衝擊，我的身體在病床上猛的陣了一下，頭無力的落在左

方，從人和人的細縫中，我看見對面 B號病房的床位空無一人，青年已經不在，

玻璃碎片也老早就清理掉了。 

咦?為什麼我要在意這件事呢?我的腦袋在一瞬間打了個結。沒錯，跟夢境有

關係，我做了一個夢，我還有件事還沒有完成，但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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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遺忘而慌張的幾乎要流淚，一隻手扶正我的頭，我的臉頰濕了，但那

並非我的淚水。 

「求球妳回來。」親人似乎是這樣向我請求。 

可是為什麼呢?我已經有夠多機會可以作一場好長好長的夢，明明連心臟都

無法自行跳動，肺部也無法好好呼吸，這樣還有什麼意義呢? 

「求求妳…」 

不要了。 

拜託，就一次也好，讓我閉上眼再夢一回吧! 

 

 

 

 

 

 

 

 

 

 

 

 

 

 

 

 

 

 

 

 

 

 

 

 

 

 

 

 

 


